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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成效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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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为在海洋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 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

中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前瞻性科技问题而建设的大型复杂科学研究系统。本文介绍了中国科学考察船、

海底观测网、潜水器等海洋领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 对海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成效和

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当前海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支撑能力明显提升, 综合效益日益显现, 但

仍存在统筹谋划不足、国产化水平有待提升、开放共享机制不够健全和人才队伍建设有待加强等问题。

基于上述问题, 提出要统筹谋划海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健全开放共享机制, 同时还要加强

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确保设施稳定高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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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建设海洋强国”重大部署, 

党的十九大要求“坚持陆海统筹, 加快建设海洋强

国”, 为海洋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 为推动中国海洋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 中

国海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规模持续增长, 技术水平

明显提升 , 支撑科技创新能力日益增强 , 在海洋资

源开发、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国家

海洋权益维护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2012—2030 年)》

中 , 根据总体部署 , 布局建设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

和海底科学观测网, 二者是目前仅有的两个海洋领

域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1]。 

美国在 2011 年发布的《2030 年海洋研究与社会

需求的关键基础设施》报告确定了在 2030 年可能处

于海洋科学前沿且需要解决的若干重大科学问题 , 

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规划建设的国家海洋研究

基础设施[2]; 英国 2009 年发布的《大科学装置战略

路线图》对海洋科研基础设施有很高的关注度, 重点

支持发展 8 项大科学装置, 其中涉及海洋研究的大

科学装置就有 4 项[3], 而 2020 年发布的《国家海洋

设施(NMF)技术路线图 2020—2021》则对英国当前

的海洋设施能力和海洋科学的未来以及新技术进行

了展望[4]。相较而言, 中国海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

快速发展的同时 , 仍存在科学目标前瞻性不足 , 对

重大科学问题和国家重大需求的凝练不够、设施低

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中国必须

加强顶层设计 , 优化布局 , 加快海洋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建设, 形成较为完善的海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体系, 建立健全海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共享机

制 , 助力实现海洋领域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 有力

支撑海洋强国建设。 

1  中国海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现状 

1.1  科学考察船 

科学考察船是海洋研究基础设施的基本组成部

分, 是海洋科学工作者亲临现场、应用仪器设备直接

观测海洋、采集样品和研究海洋的基本载体。近几

年来 , 中国科考船数量增长迅速 , 极大地提高了中

国海洋事业的国际地位, 随着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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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海洋权益维护等需求

的日益增长, 中国不断加快科考船建设和装备升级

的步伐 , 目前数量已近百艘 , 主要分布在自然资源

部、教育部、农业农村部、中国科学院等所辖的科

研院所、高校和行政管理机构。 

自 1957 年中国第一艘专业海洋科考船“金星”

号正式入列以来, “科学”“东方红”“向阳红”“实

验”“海洋地质”等系列科考船相继问世, 为中国海

洋科学考察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十二五”期

间中国确立了“海洋强国”战略目标, 这为海洋科考

船建设和发展带来新的历史机遇, “科学”号、“向

阳红 01”号、“嘉庚”号、“海洋地质九”号、“东方

红 3”号等国际一流科学考察船相继交付, 在模块化

设计、智能化程度、科考静音环境、船载仪器设备

等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海洋调查研究、资源勘

探开发、海洋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

中, “科学”号是唯一列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

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5]。中国科学考察船数量持续增

长, 但由于数量庞大的科学考察船隶属于不同的单

位和机构, 存在缺乏整合、共享效率低等问题, 难以

形成有效合力。 

近年来, 中国科考船开始迈向船队化管理和运

营的国际科考船管理模式, 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以科研任务为导向, 采用非行政机制打破部门壁垒, 

推进科考资源高效共享。2009 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启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洋科学考察船时费

专款” , 开始突破科考船部门所有制的限制 , 实行

航次共享; 2012 年, 国家海洋局依托辖属机构和部

门 , 组建国家海洋调查船队 , 主要职能是推动海洋

调查船开放与共享 , 高效支撑国家海洋调查任务 ; 

2016 年, 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联合教育部、中国科

学院、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等部委所属单位组

建深远海科学考察船队, 目前已汇聚 37 艘科考船, 

总排水量超 10 万 t, 配备以“蛟龙”“发现”等潜器

为代表的科考装备 1 000 余套, 航迹遍布全球重点海

域, 形成以青岛为核心、辐射全国的科考船共享体系; 

此外, 2017 年底开始筹建的中国科学院大科学研究

中心也组建了体系内的海洋科学考察船队。各船队

的相继成立 , 进一步整合了国内科考船资源 , 最大

限度地发挥国内现有科考船资源的潜能, 通过规范

化的管理与服务, 极大提高了科考船运行、维护的效

率。然而相较于国外先进科考船队, 国内科考船队的

管理架构尚不完善, 各拥船单位对船队决策参与度

不够, 共享航次执行力度有待加强。 

1.2  海底观测网 

海底观测网是观测海洋的新型平台 , 可实现由

海底到海面的全天候、原位、长期、连续、实时、

高分辨率和高精度观测, 对海洋科学发展起到重要

支撑作用。中国的海洋观测网从“十一五”期间开

始规划, “十二五”期间进行建设, “十三五”期间

大力发展, “十一五”期间, 在科技部“863”计划

的支持下, 同济大学等高校承担了“海底长期观测网

络试验节点关键技术”项目, 研制完成的科学观测节

点在美国蒙特里加速研究系统(MARS)系统开展了

半年的海试; “十二五”期间,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

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沈阳

自动化研究所联合研制的“南海海底观测实验示范

网”在海南三亚海域建设完成; “十二五”期间, 在

科技部“863”计划的支持下, 2012 年正式启动重大

项目“海底观测网试验系统”, 该项目由中国科学院

声学研究所牵头, 联合国内 12 家优势涉海研究机构

共同承担, 分别在中国南海和东海建设海底观测网

试验系统[6]。2017 年,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国家海底科学观测网”获批建设, 2018 年 12 月

批复可行性研究, 2020 年 12 月批复初步设计概算, 

2021 年进入全面建设期, 该项目由同济大学统筹协

调, 同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共同作为法

人单位,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东海海底观测子网、南

海海底观测子网、监测与数据中心及配套工程, 初步

设计概算总投资约 22 亿元, 工程建设期为五年, 建

成后, 将是全球规模最大、总体水平国际一流、综合

指标国际先进的海底观测设施, 为中国海洋科学研

究建立开放共享的重大科学平台, 并服务于国家权

益、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灾害预测等多方面的综合

需求。 

1.3  海上综合试验场 

海上综合试验场主要是海军和涉海科研院所等

机构检验海洋仪器设备选定的试验海区。目前, 国内

不同涉海单位结合自身特色及承担的科研任务, 已

建设具备水声、环境、装备等试验能力的十余个海

上综合试验场, 主要包括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海洋

试点国家实验室海洋能海上综合试验场(威海)、青岛

海上综合试验场、上海交通大学(日照)海洋装备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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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进中心、中国船舶集团第七一六研究所青岛海上

综合试验场、连云港舰船指控系统试验场、第七六〇

研究所海上试验场、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陵水试

验场和浙江大学摘箬山岛海洋试验站等。其中, 国家

海洋综合试验场 (威海 )位于威海市褚岛北部海域 , 

具备海洋仪器设备规范化测试能力, 可支撑海洋动

力学、物理海洋学、海洋建模仿真等科学研究, 试验

场现已纳入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公共科研平台建设

体系;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陵水试验场具备对深

远海海域的长期立体观测能力、特定海区环境信息

获取、传输与发布、资源共享, 功能定位在深远海试

验; 七六〇研究所海上试验场分为海上静态试验场、

浅海动态试验场、深海动态试验场等三大主力试验

场, 可开展水下声学、电磁、尾流等各项相关科研试

验; 摘箬山岛海洋试验站坐落于浙江省舟山市的摘

箬山岛, 目前初步建成的项目有多能互补平台、海水

淡化平台、海洋立体观测系统等。中国在海上试验

场建设方面已经取得长足进展, 仍存在建设规模小、

服务领域窄、设备和功能比较单一、场址相对分散、

共享程度低、缺乏业务化运行能力等问题。 

1.4  大型试验水池 

大型试验水池主要包括水洞、拖曳水池以及海

况模拟设施等, 其中水洞和拖曳水池可以实现水动

力学方面的基本测试 , 以及缩比模型的模拟测试 , 

海况模拟设施主要用于装备或模型应用相关测试。 

水洞方面 , 中国起步较晚 , 当前已知国内最大

的水洞是上海交通大学的空泡水洞(试验段截面尺寸

为 1 m×1 m), 最快的水洞是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水力学研究所建成的高速循环水洞(水流速度可达

35 m/s)。目前水洞设施无法提供所需的大尺寸高速

流场, 严重制约中国水动力学理论研究以及大尺度

超高速装备领域相关技术的发展, 亟需建设超高速

水洞水动力实验平台。 

拖曳水池方面, 中国船舶集团第七〇八研究所、

第七〇二研究所、哈尔滨工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等几家单位建成不同功能特点的拖曳水池, 但在长

度以及拖曳速度方面与国际先进水池还有很大差距, 

无法满足持续性试验要求, 亟须建立长度更长、拖曳

速度更高、功能更全、控制精度及自动化程度更高

的拖曳水池。 

海况模拟设施方面, 1991 年, 上海交通大学建成

中国第一个海洋工程模拟试验水池, 可模拟风、浪、

流等各种海洋环境; 2005 年,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上

海市发展改革委、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

交通大学共同建设中国第一个海洋深水试验池, 具备

模拟 4 000 m 水深的深海工程试验能力, 覆盖中国南

海等大部分深海海域海况。国内的海况模拟设施主要

建于室内, 除了部分军用平台, 大部分以模型为主要

测试对象。但室内模拟的强度和真实性与真实海况相

差较大, 特别是高等级海况模拟。 

1.5  潜水器 

潜水器是海洋科学研究、海洋资源开发利用、

海洋权益维护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装备, 属于中国海

洋战略高技术领域 [7]。常用的潜水器有载人潜水器

(HOV)和无人潜水器(UUV), 无人潜水器又分为遥控

潜水器(ROV)、自治潜水器(AUV)、自主遥控潜水器

(ARV)和水下滑翔机(UG)等。随着海洋资源开发活动

的蓬勃发展和海洋调查观测技术趋向立体化, 潜水

器作为向深海延伸的一种重要手段, 日益受到重视。

“十五”以来, 中国开始走深海装备自主化发展道路, 

持续推动深海潜水器谱系化研发。目前已成功研制

并投入运行了以“蛟龙”号、“奋斗者”号等为代表

的深海潜水器, 为深海科学研究、资源勘探开发等提

供了重要支撑。 

1.5.1  载人潜水器(HOV) 

载人潜水器(HOV)可搭载科学家到达海底 , 开

展近距离观察、原位精准采样和精细化操作等科学

活动, 具有扰动小和噪声低等优势。目前中国已经投

入使用的载人潜水器有“蛟龙”号、“深海勇士”号、

“奋斗者”号, 均由中国船舶集团第七〇二研究所牵

头研制。“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是中国首台自主设计、

自主集成研制的作业型深海载人潜水器, 下潜最大

深度 7 062 m, 可覆盖 99.8%的世界海域, 曾创造作

业型深海载人潜水器世界纪录[8]; “深海勇士”号载

人潜水器是中国第二台深海载人潜水器, 作业能力

达 4 500 m, 基本覆盖中国主要海域和国际海域资源

可开发深度, 在“蛟龙”号研制与应用的基础上, 进

一步提升中国载人深潜核心技术及关键部件自主创

新能力, 降低运维成本, 有力推动深海装备功能化、

谱系化建设, 带动载人舱、推进器、海水泵等方面海

洋装备的国产化水平; “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

器坐底深度 10 909 m, 刷新中国载人深潜的新纪录, 

其核心部件国产化率超过 96.5%, 具备全海深作业

能力, 采用安全稳定、动力强劲的能源系统, 拥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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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统、定位系统、载人球舱和浮力材料等方面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表 1  中国现役载人潜水器 
Tab. 1  Manned submersibles in service in China 

名称 运营机构 深度/m 建成时间/年份

“蛟龙”号 中国大洋协会 7 000 2009 

“深海勇士”号 中国科学院 4 500 2017 

“奋斗者”号 中国科学院 11 000 2020 

 
1.5.2  无人潜水器(UUV) 

无人潜水器(UUV)是一种无人水下智能化平台, 

是一种主要以潜艇或水面舰船为支援平台、能长时

间在水下自主远程航行的智能化装置, 它可以携带

多种传感器、专用设备或武器, 执行特定的使命和任

务, 具有广泛而重要的军事应用价值。中国无人潜水

器相关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哈尔滨工程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天津大学、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

所、中国船舶集团第七〇二研究所等高等院校和科

研机构。 

遥控潜水器(ROV)方面 , 主要包括上海交通大

学的 4 500 m 级“海马”号、3 500 m 级“海龙 II”

号、6 000 m 级“海龙 III”号,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的 4 500 m 级“发现”号,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

研究所的 6 000 m 级“海星 6000”等, 其中“海星

6000”是中国首台自主研制成功的 6 000 m 级遥控潜

水器, 工作深度达到 6 001 m, 创造了中国 ROV 潜深

的纪录, 它的研发为中国深海打捞 ROV 研制和应用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9]。 

自治潜水器(AUV)方面 , 主要包括中国科学院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探索 4500”“潜龙一号”“潜

龙二号”, 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悟空号”等, 其中, “悟

空号”全海深 AUV 最大下潜深度达 10 896 m, 成功

创下 AUV 潜深世界纪录。 

自主遥控潜水器(ARV)方面, 主要包括中国科学

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北极”“海斗号”“海斗一

号”, 上海交通大学的“思源号”, 其中, “海斗一

号”由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联合国内十余

家优势单位共同研制 , 最大下潜深度达 10 908 m, 

海底连续作业时间超 10 h,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创

造了中国潜水器万米海底最长工作时间的纪录, 并

实现了万米海底定点实时高清精细观测[10]。 

水下滑翔机(UG)方面, 主要包括中国科学院沈

阳自动化研究所的“海翼”系列、天津大学的“海

燕”系列等, 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海洋观测与探测联

合实验室(天津大学部分)研发的万米级“海燕-X”水

下滑翔机是目前国际上唯一能够进行万米深渊观测

的水下滑翔机曾于 2020 年 7 月下潜至 10 619 m, 刷

新了水下滑翔机的潜深世界纪录, 是目前国际上唯

一能够进行万米深渊观测的水下滑翔机。它的成功

研制开启了水下滑翔机的万米观测应用的新时代 , 

实现了人类在万米深海观探测从点到持续剖面的历

史性跨越。 

整体来说 , 中国无人潜水器的研究工作起步较

晚, 在使用效率、成果产出等方面与国际深海潜水器

运行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差距。 

1.6  大洋钻探船 

大洋钻探船综合集成深海高技术 , 能够在水深

数千米的海底实施钻探, 是目前在海底深部取样的

唯一手段。大洋钻探 50 余年来, 共有 3 艘专用的深

海钻探船 , 即美国的“格罗玛·挑战者号”“乔迪

斯·决心号”和日本的“地球号”。中国正逐步加大

海底科学钻探方面的投入。自然资源部天然气水合

物钻采船项目 2019 年正式获批, 由广州海洋地质调

查局牵头 , 中国船舶集团负责设计建造 , 该船的首

要任务为天然气水合物探采, 中国尚缺少一艘以大

洋科学钻探为主, 具备大洋矿产资源勘探、油气资源

试采等多种功能, 总体装备和综合作业能力位于国

际领先水平的大洋钻探船。 

1.7  超级计算机 

超级计算机可为海洋环境预报、海洋药物研发、

海上航行安全、海洋工程装备研发、海洋生态环境

监测保护等领域提供有力支撑。目前国内已建成并

投入使用 7 大超级计算中心, 包括“神威·蓝光”“神

威·太湖之光”“天河系列”“天河”“天河二号”“鹏

城云脑”和“新一代 CS”。其中海洋试点国家实验

室的“新一代 CS”具有核心器件自主可控、计算节

点高性能低功耗和架构高效并行等特点, 系统峰值

性能、运行效率和能效实现历史性突破, 核心处理

器、系统软件和硬件系统国产化水平全面提升, 已建

成面向应用的完整软硬件支撑体系, 实现数百亿晶

体管复杂设计, 完成超大规模并行系统和超大规模

并行软件构建。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正全力打造国

产海洋领域高性能计算应用生态圈, 对快速占领全

球海洋科研制高点, 高效服务国家海洋战略等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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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海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成效 

2.1  中国海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支撑能力

明显提升 

中国海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规模持续增长 , 支

撑科技创新能力日益增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中国

逐步突破海洋信息数据感知、获取、传输等多个方

面的技术难点, 初步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

的海洋物联网技术体系, 逐步形成从调查到观探测, 

再到模拟相互补充的海洋科学研究支撑能力。基础

设施运营模式不断丰富 , 从单一设施运营 , 到初步

探索基于资源共享的设施联盟(如科学考察船队等)。

海洋调查方面, 已初步形成近海、远海、远洋和全球

级的综合调查船、专业调查船和特种调查船组成的

较为完备海洋科考船体系, 提升了中国海洋科考水

平和海洋调查能力 ; 海洋观探测方面 , 潜水器和海

底观测网等海洋观探测基础设施的发展, 实现了海

洋观测内容和能力的提升, 能够提供更多高质量的

立体、连续、实时、长期的海洋数据, 为开发深海资

源、利用深海空间、发展深海产业提供科技支撑; 海

洋模拟方面, 大型试验水池、海上试验场和新一代超

级计算机的建设运行为中国船舶与海洋装备研发测

试、海洋科学基础问题研究等提供强有力支撑。 

2.2  中国海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综合效益

日益显现 

海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运行为海洋科学前

沿探索和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开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 

助力海洋科技实现“从水面到水下、从浅海到深海、

从近海到远海、从机械化到智能化、从海面短暂考

察到内部长期观测”的革命性变化。依托设施解决

了一批关乎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重大科技问题 , 

对于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国家海洋权益维护等方面起到了积极推动作

用。设施建设运行促进了科考船设计建造、潜水器

谱系化、海洋传感器、水密插件、耐压材料、水声

通信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带动了一批高新技术发

展 , 为突破国产设备关键技术瓶颈 , 引领规范海洋

高新技术行业发展, 促进海洋设备国产化抢得先机, 

初步实现了从自主集成到自主研发的转变, 推动了

海洋多学科交叉融合, 大幅提升了中国海洋基础设

施的研发水平、制造能力和支撑能力, 同时凝聚和培

养了一批海洋领域国内外顶尖科学家和研究团队 , 

以及高水平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此外, 设施还在深

化海洋领域国际合作交流、提升全民海洋科学素质、

增强民族自信心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3  中国海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存在问题 

3.1  海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统筹谋划存在

不足 

中国海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支撑的科学目标前

瞻性不足, 对重大科学问题和国家重大需求的凝练不

够, 缺少国家层面顶层设计, 中长期发展路线不明确, 

增加了海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立项建设的难度, 导致

设施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同时, 设施建成后缺少

有组织的科学任务输入和稳定的运行经费投入, 导致

设施运行效率偏低, 成果产出不够显著, 对中国海洋

科技创新没有充分发挥“压舱石”的作用。 

3.2  海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产化水平有

待提升 

中国海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飞速发展 , 突

破了一批国产设备关键技术, 在科考船建造、潜水器

研发等方面 , 国产化水平明显提升 , 但受制于研究

基础薄弱, 中国海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存在发展“瓶

颈”, 缺心少魂, 高端原材料、关键零部件等方面相

对落后。例如, 科考船核心装备大多依靠进口, 导致

科考船航海能力很强 , 但科考能力发展受限 ; 传感

器是海洋探测装备的灵魂, 虽然中国在海洋探测装

备集成方面有了突破性进展, 但在核心传感器方面

严重依赖进口 , 由于国外厂商处于垄断地位 , 提高

了中国海洋装备集成成本, 造成国产海洋装备可靠

性不足且价格没有明显优势, 降低了国内用户购买

及使用意愿, 导致产业化进程举步维艰。 

3.3  海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共享机制

不够健全 

面向国家需求和重大科学问题, 长期运行、高度

开放、共享共用是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最基本的属性。

“九五”以来, 中国已经布局和建设了包括科学考察

船、载人潜水器等在内的大量海洋科研基础设施, 但

因分散在不同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创新机构, 

其共享认识不足, 仍存在本位主义, 导致跨部委、跨

单位、跨行业协调难度大, 尚未形成有效做法。此外, 



 

216 海洋科学  / 2022 年  / 第 46 卷  / 第 12 期 

海洋科学数据管理分散, 标准各异, 融合低效, 数据

共享体制机制明显不足, 导致共享不畅。 

3.4  海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才队伍建设

有待加强 

海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人才队伍具有团队性

和集中性的特点。设施的建设、研发和高效运行, 不

仅需要领军科学家的引导, 更需要稳定、结构层次合

理的专业技术队伍支持, 其中既要有高素质的科学

家、工程技术专家和工程管理专家, 还要有大量的工

程技术人员, 但因为对该类人才的培养、晋升和考核

体系不够完善, 整体存在知识结构不均衡、专业种类

单一、收入和认可度偏低、技能提升支持力度不足、

上升通道狭窄、流动性大等问题, 尚难满足中国海洋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运行需要。 

4  中国海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有关建议 

4.1  聚焦国家战略, 加强设施建设统筹谋划 

加强前瞻性规划布局, 按照需求导向、科学引领

的原则 , 聚焦国家海洋战略和重大任务 , 明确海洋

科技基础设施的能力建设需求。重点面向深水、无

人、智能等方向, 加快推进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

设。按照应用目的, 在公共实验设施方面, 布局蓝色

生命探测与开发、深海海底科学钻探、海洋系统模

拟装置等 ; 在专用研究设施方面 , 布局水下超高速

航行试验平台、冷泉生态系统、新一代海洋三维高

分卫星等 ; 在公益科技设施方面 , 布局海洋多学科

立体实时观测系统、海洋大数据中心等。强化组织

管理, 尽快编制国家海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路线图, 

为推动前沿科学技术发展和解决海洋经济社会发展

中面临的重大科技问题提供有力支撑。同时, 加强国

家层面有组织的科学任务输入和稳定的运行经费支

持, 保障设施稳定高效运行。 

4.2  坚持多措并举, 提升设施国产化水平 

针对海洋科技创新周期长、风险高、需求量小

的特点, 加大海洋高端原材料、关键零部件等研究投

入 , 中央财政研发经费适当向基础研究倾斜 , 保证

长期稳定支持 ; 通过军民融合发展 , 构建海洋科技

“军转民”机制, 通过技术共享, 缩短企业研发周期; 

研究制定针对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政策, 降低

企业投资风险 , 促进技术与市场之间的互动 , 带动

海洋高端装备产业发展, 提升国产化水平。 

4.3  发挥设施潜能, 建立健全开放共享机制 

设立国家层面专职机构 , 通过组建国家级科学

考察船队 , 建立国家海洋大型设施共享系统 , 建设

国家海洋大数据体系, 构建灵活有效的共享管理机

制, 形成跨领域、跨部门的共享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 

实现设施开放共享、高效利用、协同合作, 最大限度

地发挥已有基础设施以及各类资源的潜能。健全用

户参与机制, 形成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企业等多方

共建、共管和共享的局面。 

4.4  强化产研结合, 加快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建设具备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能够参与国际

竞争的高素质海洋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制定灵活适

用的、合理的人才培养政策, 建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人才绩效考核及激励机制, 切实提高工程技术人员

待遇, 明确岗位晋升渠道, 设立技能提升项目, 同时

加大工程技术人员技能提升经费支持力度, 吸引和

稳定各类各层次的专业技术人才, 调动其投入海洋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的积极性, 确保各类

设施稳定、高效发挥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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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j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is a large-scale, complex scientific research system 

built to make breakthroughs in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o solve strategic, basic, and forward-look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blem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struction of maj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in China, such as scientific research ships, 

submarine observation networks, and submersibles, and analyzes the achievements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con-

structing maj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Thus far, the supporting capacity of maj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 comprehensive benefits have be-

come increasingly apparent, but some problems remain unsolved. For example, the overall planning is insufficient, 

the level of localization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opening and sharing mechanism is not sound enough,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alent team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Based on the above problems, it is proposed to plan the 

construction of maj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open sharing mecha-

nism, and simultaneously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s to ensure the stable and efficient operation of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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